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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
冷玉龙：“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

考古学家“跨界”出散文集

在《汉语大字典》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一个编纂者火热、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心。原来简练的字条背后，凝聚
着千锤百炼的心血和智慧。

小说《编舟记》中，一家出版社的老中青三代编辑接力，与一位学者主编共同完成一部中型日语词典，花费了15年。在四
川，也有一些人，也是花费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青春岁月，陪伴了一部字典的诞生，上演了真人版的“川版《编舟记》”。

1975年，作为一项被寄予厚望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在四川、湖北两省启动。刚从四川师范学院(今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冷玉龙，还没正式踏出学校大门，就被选中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当时跟他一起留校专门
做这个工作的同学有20人。其中10人被留在校本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另外10人到了川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当时有
人称他们这批大学一毕业就参与编写的年轻人为“专门为《汉语大字典》炒的一盘菜”。

难得夸人的冉友侨教授
肯定了他

查资料、编卡片，很苦。当时还没

有普及电脑，一切都是手工操作。对于

当时才21岁的冷玉龙来说，难免显得枯

燥。冷玉龙的思绪回到40多年前，“当

时的编写成员，有教授、副教授、讲师、

实习研究员，大概20多个人，都集中在

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那个大办公室是

学校图书馆专门为编写组腾出来的一

个大阅览室。大家就坐在那里集中精

力，埋头苦干。”

长年累月，坐冷板凳，慢慢的，感觉

来了。越往深处走，冷玉龙发现，编写

字典虽然枯燥，但也不乏乐趣。冷玉龙

有一段时间负责编写化学元素字，“我

又不是学化学的。很多知识就得去请

教化学方面的专家。专门跑到化学教

授家里请教，还到图书馆去找书看，这

样才能保证编稿在化学常识上不出问

题。写稿后给化学教授看，让其把关。”

后来稿子送到川师编写组组长冉友侨

教授处审读时，冉教授非常满意。在路

上遇到冷玉龙，高兴地说：“玉龙同志，

你的稿子编得很好啊。”

听到这样的夸奖，冷玉龙高兴极

了。冉教授是《汉语大字典》四位副主

编之一（赵振铎教授的师兄），治学严

谨，有典型的章黄学派风格，从不轻易

夸奖一个人，而冷玉龙得到了他的肯

定，能不高兴吗？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

曲。冷玉龙说：“刚开始时，由于我的编

写资料卡片做得不好，受到了冉老师批

评，我还不服，顶过嘴，气得老师离开了

办公室。从此我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这

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不适合我，有过另寻

门路的想法，最后经过一番斗争，还是坚

持下来了。谁知埋头苦干几年，稍有一

点进步，老师竟如此肯定。后来在成都

锦江宾馆开川、鄂两省编写工作会，冉教

授派我参会，并代表大字典川二组作大

会发言。真的，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

自己一个小不点儿会受到如此重视。”

编字典，
要有一点圣人精神

让冷玉龙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更

深刻的认识，是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

全日制进修学习编字典那一年。那是

1983年，在川师编写组的部分工作即

将完成时，冷玉龙和另一位同学被抽调

到《汉语大字典》编纂处（附设在人民出

版社）工作。在工作前，被组织派到中

国人民大学词典编辑进修班学习。这

是为完成国家辞书编纂规划任务，当时

的文化部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共同

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一个词典专

业进修班。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商

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在上课时讲

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促使他坚定

了职业信心。“陈先生说，编字典、审字

典这活儿，苦啊！那不是人干的，是圣

人干的！有的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

一生。没有一点圣人精神是做不到

的。原来被我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被

评价这么高，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冷玉龙说。

当时全国有20多人参加这个班，四

川有两个名额，冷玉龙是其中之一。这

是一次殊为难得的学习良机。当时是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室里上课，授

课老师都是语言学界、辞书学界或出版

界的顶级专家。课程安排得很丰富，词

典学是人大胡明扬教授授课，文字学是

北大曹先擢教授授课，音韵学由北大陈

复华教授授课，北师大许嘉璐教授上训

诂课。王力、阴法鲁、吴小如、姜亮夫、

陈原等一流学者都来上过课。

从北京回来后，冷玉龙就在《汉语

大字典》编纂处从事辞书编审工作，后

来在大字典编纂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辞

书出版社，他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冷

玉龙从一名普通的辞书编写人员成长为

编写骨干，成为专业的辞书编审，成为中

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后来成为第二版

《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

并一度担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

冷玉龙的成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一群川版《编舟记》主人翁的

缩影。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能

从辞书界的一个小不点儿走到今天，除

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外，很大程度上要

感谢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辞书

编审过程中与十多位教授一起摸爬滚

打十多年，要想不进步都难。从21岁到

60岁退休，一直从事辞书工作，仿佛这

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像我这样经历

的人在四川不止一个，他们把自己的黄

金年华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

事业。我的同事帅初阳、吴继琼、罗韵

希、张企予等，都是如此。”

一辈子基本上就耗在一部书上，这

样值吗？冷玉龙觉得是值的。虽然大

家多年的付出最后只出了一部书，但成

果出来之后，那种收获感、成就感和喜

悦感是做别的书难以比拟的。“如果把

时光拉长一点，多年以后，也许这部精

心编纂的辞书还在发挥作用。”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大家好，我是非虚构作家许
宏。我近些年有一个念想，就

是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
家，甚至非虚构作家，没想到，这个梦很
快就圆了。我都不知道我以前写的这
些东西，居然还可以被称为散文，现在
居然成了作家。”近日，曾担任二里头遗
址考古队队长20年的中国社科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教授、考古学家许宏携带他的散文随
笔集《许宏的考古“方”》（河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亮相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

学术随笔走出象牙塔

作为考古人，许宏入行40余年，当

了20年的考古队长，亲手发掘出“超级

国宝”绿松石龙形器，主编过天书般的

考古报告，出版了砖头厚的学术专著。

与此同时，他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

“考古纪事本末”系列、学术自选集系列

图书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是图书市场

上的热销品。近些年，他逐步从“田野”

走向“沙发”，积极投身公众考古普及，

在喜马拉雅上侃“宏观考古”，成为B站

的UP主，为年轻人科普考古知识。如今跨

界成为作家，为读者带来他的首部散文

随笔作品。

考古学具有本源性学科特色，其成

果辐射和影响其他学科。因其专业和

神秘，令圈外人难以走近。许宏的学术

随笔，走出象牙塔，将圈子内的学术成

果，以散文化的形式，回馈于社会公众。

《许宏的考古“方”》分为《装作有

闲》《透物见人》两册。书名里的“方”，

既包含田野考古里的探方，也囊括了考

古人从方法、方略上的思考。相较于他

以往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学术著作，随

笔文字更贴近大众读者，轻松好读。《装

作有闲》中既有作者对考古命题的有感而

发、直抒胸臆，也有短评微论的真知灼见；

既有蓦然回首青春的感慨，也有生活中的

风雅诗兴，普通人的烦恼和小确幸；《透物

见人》中有对恩师的深情缅怀，对师友的

难以忘怀；有对考古圈子的思考；有严谨

而不失灵动的自序、他序及后记；有写书

的心迹留痕，也有读书的所悟所得……

这些散文随笔作品，没有专业学术

论文的艰深枯燥，语言干净准确，表现力

强，有着恰如其分的典雅从容，文风坦

诚、自信、刚健、清新。与此同时，他又始

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不做过多

推衍。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研判，行文看

似诙谐轻松，持论依然严守学者的严谨

和学术的庄重。可以说，这套书是向读

者全景呈现许宏走过的路、研过的学、见

过的人、探过的方、读过的书、说过的话。

向公众传播所学所思

许宏说，如今他越来越认同，对大众

知识普及工作和学术研究之间可以相辅

相成，“大众会提出很多极其质朴的基础

问题，会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反思学术专业

上的一些课题。到目前，我已经不把纯学

术和科普完全分割开了。比如河南文艺

社给我出的《溯源中国》，就是我的自选

集，但是同时因为出版社的努力，它已经

成为面向大众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感

到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我们

应该向公众传播我们的所学所思。”

在很多年里，许宏不光活跃在田野

考古的一线，还经常和网友互动，并经

常现身许多论坛和考察活动中。可以

说，跨界和出圈对许宏来讲已经成为常

态。而考古科普，不仅普及了历史考古

知识，也激发了公众对考古和文物的关

注和参与积极性，促进大众对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

对于许宏这种与公众间的频繁交

流，考古学家王仁湘说：“我觉得我们应

该换一个眼光来看考古学的科普。我

认为，一切考古都属于公共考古。我们

获得的田野考古项目，发掘的田野考古

的资料，都是公共资源，然后我们把获

得的知识再反哺社会，何乐而不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1980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编写组全体人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冷玉龙）。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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